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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兰藻：

银发古籍“校书官”
  今年74岁的常兰藻在退休后成为一名在网上校对古
籍的“校书官”。4月11日，在“我用AI校古籍”2026年启动
仪式暨“海外汉籍资源汇聚与典籍活化前沿论坛”上，常
兰藻作为“校书官”代表进行分享。
  年轻时，常兰藻自学C语言，为所在单位开发对账系
统、管理程序，成为中国最早一批“程序员”。退休后，他
想做点事情，遂决定回归传统文化，研究古籍。对没有古
汉语基础的常兰藻来说，要入古籍的门并不容易。一开
始他被古籍中的文言文，繁体字、异体字以及竖排版式卡
住，阅读进度停滞不前。后来一次偶然机会，他了解到识
典古籍平台，开始在网上校对古籍。他的第一份任务是
校正《新编古今事文类聚》，即便阅读难度适中，对于新手
来说仍充满挑战，他坚持了两个月才完成这项任务。
  每天，常兰藻都会雷打不动地花两三个小时校古籍。
校对时，他仍保持着工作时严谨的态度，逐字逐句核对，
不跳字、不跳行、不跳页。他说：“程序错了跑不起来，古
籍错了，后人就会读错历史。”

郑嘉励：

考古是为了理解鲜活的人
  “打开南宋的衣橱”展览于3月底在中国丝绸博物馆
开幕。该展览以浙江台州黄岩赵伯澐墓、福建福州黄昇
墓出土的服饰文物为主，展现宋代丝绸服装的精湛技艺
和艺术审美。作为策展人、中国丝绸博物馆副馆长，郑嘉
励曾于2016年主持赵伯澐墓的发掘工作。在发掘过程中
他坚持用电钻对棺木钻孔，释放积水，从而保住了棺内的
丝绸文物。
  郑嘉励从事考古与写作已有三十年。1995年从厦门
大学历史系考古学专业毕业后，他进入浙江省文物考古
研究所。起初他做史前考古，参与了良渚、河姆渡遗址的
发掘；几年后他发现自己的兴趣在历史时期，转而从事瓷
窑址考古；又过几年他再次改换跑道，由之前的热门研究
方向转向冷门的宋代墓葬和城市研究，这一研究就是二
十年。他花费大量时间调查、发掘浙江的宋墓，曾发掘过
绍兴宋六陵、南宋大儒吕祖谦墓、南宋权相史嵩之墓等历
史名人之墓。他认为，古墓是认识历史、体验人生的好素
材，一方面映照着古人思想的变迁，一方面能帮助人们认
识自己。
  从事田野考古多年，郑嘉励写作了多本或专业或面
向大众科普的书籍，比如《武义南宋徐谓礼文书》《读墓：
南宋的墓葬与礼俗》《考古者说》《考古四记：田野中的历
史人生》《朝东屋：一个村庄的百年微澜》等。通过田野考
古的方式做史学，郑嘉励认为：“考古不是只面对遥远的
未知，更是为了理解鲜活的人，以及他们的生活、情感和
时代。”

王珮瑜：

京剧不老
  4月11日，在第34届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戏剧
嘉年华首场快闪演出中，瑜音社京剧小科班的小演员表
演了一段少儿京剧《卖水》。瑜音社成立于2015年，由京
剧老生演员王珮瑜创办。对这种快闪表演模式，王珮瑜
认为，戏剧本就出自田间地头，走进戏园子、大剧院都是
后来的事情，快闪表演更像是戏曲艺术再次回归大众
生活。
  王珮瑜是新中国成立后专业戏校培养的第一位女老
生，京剧余派第四代传人。作为著名京剧演员，她曾获得
中国戏剧梅花奖、白玉兰戏剧主角奖等奖项。她被大众
熟知，则是因为她不断探索京剧的可能性，尝试用年轻人
喜欢的方式推广宣传京剧，想为京剧在当代人的生活里
占个座位。在这个过程中，王珮瑜参加多档综艺节目，入
驻各视频平台，逐渐变为人们熟知的“瑜老板”，堪称京剧
界的“流量担当”。2026年春节期间，她与张含韵在戏曲
晚会合作京剧戏歌《海棠花开》，引发热议。王珮瑜认为
流量是好东西，但要心存敬畏，不要被流量绑架。她有自
己的坚持，“不为流量扭曲艺术本体、不为数据透支演员
身心、不过度传播戏曲演员的苦难。”
  对京剧等戏曲在传承发展上面临的困难，王珮瑜认
为，戏曲有自己的生命周期，会用当下时代人们喜爱、接
受的方式继续活下去，因此不应对其发展悲观、沮丧，要
直面困境，并想办法改变。在她眼中，京剧不老。
           
              （□记者 梁雯 整理）

  周忠和的科普与科研工作始终交织在
一起：科研为科普筑牢知识根基，科普让
科研走出象牙塔，被更多人看见和理解。
“我一辈子只专注了两件事：鸟类的早期
演化，以及热河生物群的综合性研究。”
  在2011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后，周
忠和又在2025年获得未来科学大奖生命科
学奖。他把成绩归因于“运气好”：赶上
了恢复高考、改革开放、经济高速发展的
时代红利，得以学英语、上大学、出国深
造、发掘化石。而他的研究方向——— 热河
生物群，恰好成为世界级生物化石宝库。
  周忠和的科普之路“断断续续”，却从未
停止：硕士刚毕业的几年，科研压力小，是创
作高产期；1999年博士毕业，从美国回国后
专心冲刺学术，近十年基本暂停；2011年当
选院士后，才重新投入更多精力。
  近四十年里，他的科普实践覆盖多个
层面：主编《十万个为什么（古生物
卷）》，担任教科版小学《科学》教材主
编，从基础教育筑牢科学根基；每年开展
二十余场线下讲座，十多年累计近两百
场，足迹遍布高校、党校、博物馆，还远
赴港澳台及日本作报告；他还多次提案推
动科普法的修订，呼吁完善科普评价体
系、保障科普工作者权益，为科普事业鼓
与呼。
  他坚信科普要追求效率与影响力最大
化，“有限时间，要做最有价值的事”。
因此他多次走进党校，向干部普及古生物
学与科学精神，希望通过影响决策者，带
来政策、经费等实际支持。“领导干部的
决策影响力大，只要认可基础研究与科普
的重要性，就能带动更大层面的改变，影

响面远比给几百个孩子讲课大。”而为教
师科普，则能实现“一传十、十传百”的
效果，通过提升教师科学素养，惠及更多
学生。他调侃自己是“功利主义者”，这
种精准取舍，何尝不是一种清醒与智慧。
  三十多年间，周忠和见证了中国科普
事业的发展，也深知困境与短板。“当前
科普最显性的困难，是专职科学教师资源
短缺。”小学科学课虽已提前至一年级开
设，但仍非主课、不纳入考试，师范院校
缺少对口专业，大量科学教师非科班出
身、缺乏系统培训。
  周忠和深感全民科学素养提升任重道
远，他接触过不少名人、专业科研人员，发现
他们尚未具备较高的科学素养。“他们只是
本领域专家，不代表拥有完整科学思维。”
  如何鼓励更多科学家投身科普？在他
看来，中国不缺科普受众与市场，打造科
普人才队伍，关键在营造重视科普的社会
氛围，需要政府、市场、个人三方协同。
比如，真金白银投入、完善教育设施、提
高科普从业者待遇、打通职称与发展路径
等，让作科普“有意义、有奔头”，而不
是可有可无。
  他从自身经验出发，发现利用学术会
议、调研间隙作科普，是一个好办法。周
忠和反对千篇一律的科普内容，认为基层
科普不必照搬大城市模式，应因地制宜探
索。“山东有丰富的地质资源，孩子能接
触化石、岩石，就是最好的科普素材；平
原地区化石少，观察小鱼小虾、草木植
被，同样能激发好奇心。”

作最有效的科普

  当下，传播手段日益丰富，AI浪潮席
卷而来。当AI能快速生成科普内容、构建
虚拟科普场景，甚至模拟科学家授课时，
科研人员在科普领域的价值，是否会受到
冲击？
  周忠和坚持认为，AI只是工具，而非
替代者，科普的核心永远是人，是科学精
神的传递。
  周忠和一直强调科学文化培育的重要
性。他曾说，科学家不仅要有对科学的执
着精神，还要富有人文精神。若科普教育
仅关注科学的实用性，而忽视其与人文精
神的结合。这样的科普教育，在他看来也
不能算成功。
  科普的核心不仅是知识灌输，更重要
的是传递科学精神——— 尊重事实、理性质
疑、尊重规律，以及宽容失败的文化氛
围。这是周忠和反复提到的。这需由科研
人员亲身参与。那些富有人文温度的表
达、融合了自身经历的知识趣闻，都是AI
科普无法复制的。
  这些年，周忠和也在调整科普方式，
融入进化生物学、地质学等自然与人文交
叉的内容，通过讲述丁文江、赫胥黎、达
尔文等科学家的人生故事，串联起知识
点，既有广度，又更生动。
  持续做好科普的“诀窍”，在于不断

学习、不断贯通。每次讲座前，周忠和都
会更新PPT，“加些新内容，变换点新花
样”。他说，跨学科不能空谈，从物质到
生命，从自然到人文，都要广泛涉猎、持
续积累。知识面广了，内容自然与众
不同。
  或许有人会疑惑，同样是学者作科
普，为什么有的人收获关注，有的人却没
有收获预期的反响？周忠和的看法一如既
往“松弛”：科普应因人而异、因时而
变。科研繁忙时顾不上就不强求，空闲
时、有表达冲动时再做。学术表达和科普
表达毕竟是两回事，有的学者不擅长作公
众表达，也没必要勉强。“一些院士哪怕
跟学生见面、答疑、分享人生经历就很
好，不一定非要讲前沿知识。学生们听听
老先生的成长故事、实验经历，反而更能
感受科学精神、受到激励。”
  博物馆里，平邑县小学生对科普报告
的热烈回应，让周忠和十分感怀。同样令
他遗憾的是，很多孩子成年后，陷入学业
压力，蓬勃的表达欲和好奇心逐渐被消
磨了。
  “好奇心是刻在骨子里的天性。”周
忠和认为，人类天生热爱自然，好奇心不
会自然消失，“不需要专门培养，只要不
把它压制住就行了。”

传递科学精神

  山东省天宇自然博物馆，一场

关于鸟类起源与生命演化的科普

报告会，让周忠和再次体验到“明

星”般的待遇：

  来自临沂市平邑县各小学的

200多名学生高举手臂，向这位中

科院院士抛来“十万个为什么”，他

被簇拥着，层层包围着，身旁伸过

来高高低低的本子等他签字，应接

不暇。

  近四十年科普生涯，他早已深

谙讲课之道：给小学生讲课，时间

不宜过长，提问与讲解时长相当，

效果才最好。

  在许多人看来，院士高冷神

秘，周忠和不是，他健谈、爽朗、谦

和。作为理科生，他看过不少心理

学、美学、哲学类书籍，这让他的科

普工作有了更多人文底色。

 
  周忠和的人生“剧本”，平铺直叙，
按部就班，几无波澜。儿时的经历实在普
通，既没有触发对科学特殊热爱的大事
件，也没有遇到过影响人生走向的引路
人。唯一值得提的，是“自然流露的好奇
心被维护且保留了下来”。
  出生于江苏省江都市农村，家乡无山
少石，生物多样性简单，儿时的他甚至算
不上喜爱鸟类。但他对自然有着天生的觉
察力：陪伴他长大的猫狗鸡鸭、房前屋后
的飞鸟，与小伙伴一起钓田鸡、观察蚕
茧、采集知了壳……他曾执着地储存雪
水，想验证“雪水能助植物生长”的说
法，虽然首次“科学”实验失败，却让他
早早懂得：科学离不开尝试，更接纳失
败。没有繁重的学业，与万物相伴，大自然
成为他童年最生动的科学“启蒙老师”。
  周忠和真正与古生物结缘，始于高中
第一位班主任吴凤彩老师订阅的《化石》
杂志。即便对古生物学没有任何概念，在
课外读物稀缺的年代，杂志里跨越亿万年
的远古生命故事，像一道微光吸引着他。
高考填报志愿时，他在懵懂间选择了有机化
学与古生物学，古生物学因分数略低成为

“保底选项”，无意间开启了他一生的事业。
  进入南京大学地质学系学习古生物与
地层学时，周忠和的好奇心有了明确的寄
托——— 那些沉睡亿万年的化石。他笑言，
最初写科普文，源于“虚荣心”与“表现
欲”。父亲常年订阅新华日报，从小学三
年级起，读报成为他的阅读启蒙。那时的
报纸上，长篇批判文章随处可见，周忠和
常惊叹于作者的文字功底：“我写的作文
不过豆腐块大小，他们怎么能写这么
长？”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写诗撰文成为
潮流，每个人都渴望表达自我，而古生物学
领域的通俗科普几乎空白，抱着“写出来或
许有人喜欢”的想法，周忠和开始动笔。
  1989年，周忠和从中科院古脊椎动物
与古人类研究所硕士毕业，读研期间，他
便已开始撰写与专业相关的科普文章，第
一篇作品就发表在《化石》杂志上。最
初，他只是享受写作与传播知识带来的成
就感，随着创作深入，科普

早已超越最
初的“自我表现”，

成为他锻炼表达、促进学术交
流的重要方式。

  现在，周忠和很少写文章专门介绍某
个知识点。他的科普内容变为给同行写书
评、推荐，做视频访谈、直播，参加读书活动、
科普讲座等。作为全国政协常委，他多次提
交提案，呼吁并推动科普法修订。
  “相较写文章、书籍等传统形式，现
在的科普形式灵活、渠道多元，既受观众
喜欢，也能适应快节奏的信息传播环
境。”周忠和欣然接受这些新兴的科普方
式，但对流量这件事并不敏感。除了兴趣
点不在于此，也确实无暇顾及，“让愿意
做的人去做就好”。
  竺可桢先生在1935年提出，科学精神
就是“只问是非，不计得失”，是一种超
越功利主义的科学观。周忠和说，科学家
作科普，一定是出于社会责任感，但也不
必包装得太伟大。相反，他作科普，恰恰
出于“功利心”。“作科普可以反哺学科
发展，学科发展进步，对全民科学素养的
提高就有帮助。”在他看来，古生物学容
易被人忽视，有关生命、进化的内容虽然
精深却不高深，公众和媒体感兴趣，科普
自然成为双向奔赴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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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众学科，并不冷门

  近四十年的研究生涯中，周忠和不是
在办公室内研究化石标本，就是跑到野外
挖掘化石，“别人看感觉很无聊”，他乐
在其中。
  提起古生物学，大多数人第一反应是
“挖化石”“玩恐龙”，直接贴上“冷
门”标签。周忠和并不赞同，“古生物学
是一门小众学科，但不能说它冷门。”
  “人少不代表影响小”。在周忠和看
来，古生物学所揭示的生命起源、物种演
化、环境变迁等规律，帮助人们理解地球
历史、生命奥秘，回答人类是谁、从哪来
又到哪去的哲学问题，既满足了人们的好
奇心，又在无形中拓展科学认知边界、传
承科学文化。
  对研究人员而言，“古生物学、地质
学这类时空尺度宏大的学科，能够开阔视
野，让人以更宏观、豁达、超脱的眼光看
待自然世界，对社会和人生产生不一样的思
考”。而在当下，古生物学在国家战略资源和
重大科学问题中的独特价值，自不必说。

  据周忠和观察，时不时冲上热搜的科
研成果，各类科普读物的持续热销，古生
物博物馆展区里的人头攒动，都是公众和
媒体对古生物学感兴趣的表现，这为科普
工作提供了土壤。
  现代科学积累深厚，想成为专家必须
长时间积累，在一个领域深耕才能做出名
堂。不过，周忠和强调，古生物学研究就
是坐“冷板凳”这种观点，需要纠偏。
  “‘坐冷板凳’可以作为一种精神坚
守，却不能简单从字面理解。科研工作与
曝光度高的行业本就不同，更需要安静的
环境、专注的心态，以及对外界诱惑保持
理性。”周忠和说。
  作古生物研究的科研人员如何认识这
门学科，是周忠和始终关心的事。分子生
物学、环境科学、空间探索、行星科学
等，在近年发展迅速，它们的崛起，无疑
会压缩传统学科的生存空间。“学科发展
关键在交叉和拓展，新兴学科不断出现，
老学科就要自己想办法往前走。”

“虚荣心”与“表现欲”的驱动

 ▲ 在 山
东省天宇自然博物

馆展厅内，周忠和为小学生们
讲解化石。
  周忠和1990年发现的燕都华
夏鸟化石

周忠和在作科普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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